
鬼，鬼于、誰鬼子、假浮鬼子

主爾敏

當代說鬼大家有三，均為國學大師，即章太炎、王國維、沈兼士三人。討論透澈，

創見卓越，為後世澄清許多文字訓話問題，使人便於遵循探索。再加同時研考者，叉有

羅振玉、葉玉森、陳寅烙、郭沫若、于省吾等人，並多文史專家。鬼字詞旨，已無若何

疑義，亦勿庸多所辭費。惟在近代史上，於中外區別之間，產生鬼子一詞。廣泛應用，

深入民間，實至人人傳播，婦孺共曉。似此極普通之辭彙，應、無疏解之必要。然其何時

形成?何地形成?何以形成?亦應有其演變軌轍，若加以詳嗔探究，提具一定了解，亦

足以備中外人士之參考。

近人解釋鬼字，第一貢獻，即在於探索原有詞義。一般歸趨，一致認為:鬼字原本

意義在指實體之事物，皆為可見可觸。換言之，鬼字原始是象形字，表象一定寶物。並

非幽靈虛幻之意。其他抽象意義，均為後來引伸。章太炎倡說於先，後人遵循，無昕懷

展。章民解釋云:

《說文)) :白，鬼頭也。象形。《唐韻》作敷勿切。聲與其巨近。魁，老精物

也。然萬及1章中猛獸，頭悉作詞。接本獸頭之通名。包、智古同聲。腎、如人

被髮，頗似白，自口輔之古文。被髮故獨言其頭。似人故謂之鬼。鬼、疑亦是怪

獸，包聲入喉，卸車宇L為鬼。鬼、要罔音，當本一物，要 tlP魅也。〔章氏原

註:古怪獸與人鬼不甚分別，故腫、魅、腫、魎則鬼神禽獸通言之矣。叉，後

世亦謂要為山誤，或書作趟，亦無大別。鬼訓人昕歸，古文作研鬼者，變義

爾。 )0
沈兼士研究鬼字，董作賓為之提供甲骨文字原形拓本，有八個鬼字形例及其上下文

備作參證。多數字形大致確定為望與宮。可知下身如同人體，而頭部特別誇大。@

李孝定所著《甲骨文字集釋)) ，收集 1-三個字形，其中有兩個繁體 I費1 與會。@頗

@ 章太炎著: ((文始)) ，卷二，第一一一二頁。民國二年原稿本，杭州，斯江圖書館景印。

@ 沈兼士撰: ((“鬼"子原始意義之試探))， ((國學季刊》五卷三號，北京大學出版， 民國二十

四年刊。第四四一一四五頁之間，昕附圖片。

@ 李孝定編: ((甲骨文字集釋)) ，第二九O三頁，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研究昕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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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合於章太炎所謂似人披髮一誼。章氏據《說文解字》臼部之用字，而推斷鬼與馬為同

類之物，且實知再t1P大型母猴，則進而判定鬼即是襲。而山要實t1P獨人而直立之怪獸。

所謂山鬼、山魁者，乃為異名而實同。章氏解說，深具通識，為同代學者所重。@

章氏而後，則有王國維就史實淵源探討古史土之鬼方。王氏據文獻昕載，多合甲

骨、鐘鼎文字，考定中國商周時代之鬼方，實即為混夷、掃雷、獄就之異稱。亦漢代之

匈奴，後世之古月。在中國史上稱為北狄西或者，乃華人所命之名;而鬼，握，總脅，擴

說，旬，古月，則實為其族人本名之發音，而在中國則為歷代不同之音譯。尤以王氏所舉

宗周之末，尚有臨國，春秋諸狄，皆為瞬姓。最能證實古代北方強族鬼方之長久持續。

其研究成果，為中國古史-大貢獻，深受學界尊重與沿用。@

王氏討論鬼方，關鍵重點不在形義而在字音，舉鬼與畏同音立訓。解決鬼方為譯音

問題，方為商代方國通稱，鬼則音同魄字，一舉澄清上古匈奴譯稱之一貴。鬼方出現為

文字昕見西北強族最早之譯名。王氏研考，遂成中外定論。

關於鬼字繁衍系統，沈兼士作一最完備之綜合研究，郎將種種引仲義及其變化，一

一羅列，分別探討，最後編成一套鬼字字族之分化譜系。於是對於鬼字之認識終於達於

完全而充分之了解。

沈氏分別鬼字字族為七類:原始鬼字，本之於象形，即披髮人形之怪物。辭語分化

系統分別如後:

其一，象形，被髮，巨首，人形，同於襲，更衍生為魅，艦。
其二s 以音譯而緒之為鬼方。衍生而有關國關姓。其實關姓~p鬼姓，黃帝時代有大

臣名吽“鬼央區"。後世之魏姓當為同一系統昕衍生。

其三，由形音引伸:與畏同形同音五司iI。如章太炎所謂:

“鬼叉華乳為畏，惡也。鬼頭而虎爪，可畏也。"@由是鬼為可畏可怖。怯懼而

自慚，則衍生為愧、規等字。

其四，由形義引伸:以其巨首，人形。而筆字L 巨大，奇異，偉岸之義，乃衍生:

愧，魁， (愧偉~p魁梧)魄，鬼，魏等字。

其五，由形義兼會意而謂鬼為老物之精。所謂物之老者，其精為人。老物之精即為

鬼鬼(魅〕。乃有精靈幽渺之義。於是鬼魂、精晚，鬼魅，均為衍生之詞。甲骨文字，
幽靈之鬼特加于旁。I'1Pr鬼，或攏。

其六，由精靈之義引伸。鬼有詭點之義，俗語“弄鬼"、“鬼才九即是。以示詭、

@ 關於禹字之意義，本為共喻常識，學者均攘《山海經》記載: “(招搖之山〉有獸焉， 其狀

如禹而白耳， (郭璞注:馬似獨猴而大，赤目長尾。今江南山中多有。說者不了此物名障。

作牛字，固亦作牛形，或作猴，皆失之也。〉伏行人走，其名日推稚，食之善走。(郭璞注:

在祉，禹獸，狀如鐘，伏行交足，亦此類也。見《京房易)) 0 )" 

@ 王國維著: <<觀堂集林)) (台北，大通書局景印)卷十三，史林卷五，第五八一一一六O四頁

@ 章太炎著: <<文始》卷二，第二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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恢、乖、究、怪等巧點之意。

其七，由於巨頭被髮，借用為偶相寶物， I1P愧儡。

以上各點，接沈氏所論重新編組而成。@當時陳寅格頗加推重，稱為研究一個字，

等於解釋一部文化史。郭沫若亦推稱為鬼字訓詰，已達定論。

鬼字字族繁衍，除了系統化七類之外，在古代尚有孤立之特殊用途，如二十八宿

中，南方七宿有“鬼金羊弋號稱鬼宿，位於“巨蟹座"。此乃以鬼字命名星座。早已形成

於西漢初，載於《准南子》。

中古以後，鬼字意義多無變吏。惟因古代鬼方之稱異接異國，當佛教傳入，遂被人

誣稱為“鬼教"。載於《魏書》李喝傳。惟因佛教盛行中國，此說並未顯著流行。至南北

朝時代有金瘡醫書，名為《鬼遺方)) ，叉稱《劉涓子鬼遺方)) ，或為得自異接醫士傳

授。而當南朝宋齊時期(公元五世紀) ，筆傳者龔慶宣描述傳授故事，不免任意渲染，

造成荒誕神話，謂為鬼怪昕遺之書。@然讀《鬼遺方》五卷內容，全為醫藥成方，決無

任何玄怪不經之處，當是人為，故託神具行世而已。

中古以還，鬼字詞義更無繁湛，通行喻解，惟專注於鬼魂幽靈。至於十六七世紀之

際，中西海道開通，歐人紛紛東來貿易，嘉靖三十三年(西元一五五四)葡萄牙人始來

澳門通商，嘉靖四十三年(西元一五六四〉獲准在澳門定居，遂與中國部民來往日深。

因其體貌風俗與中國不同，當地華人概稱呼為“紅毛鬼子"。

中國文獻中出現紅毛鬼記載，已在歐人發現東來新航線一世紀之後，亦即葡人抵澳

貿易半世紀之後。可見於張授昕著《東西洋考)) ，其中記載萬曆二十九年(西元一六。

一〕故事有云:

“紅毛鬼不知何國，萬曆二十九年冬，大船頓至攘鏡。其人在紅，眉髮連鬚皆

@ 沈兼士著: ((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)) , ((國學季刊》五卷三期，北京大學， 民國二十四年刊，

第四五一一五九頁。

@ 龔慶宣撰《劉涓子鬼遺方)) (上海，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二卡六年，啡印本)前序云:

昔劉涓子，晉末，於丹臨郊外照射。忽見一物高二丈許，射而中之，如雷電聲若風雨。其夜

不敢前追。詰且率門徒子弟數人，尋蹤至山下。見一小見提罐，問何佳。 為我主被劉涓子昕

射，取水洗瘡。而間小見曰:主人是誰人，云黃父鬼。仍將小見相隨還來。至門。 聞搗藥之

聲，比及，遙見三人，一人開書，一人搗藥，一人臥爾。乃齊唱叫突，三人並走， 遣一卷縷

痘方，並藥一日。時從宋武北征，有被瘡者，以藥塗之即愈。論者云:聖人昕作， 天必助

乏，以此天授武王也。於是用方為洽，千無一失。 4年適余能叔租，涓子寄姊書，具釵此事。 並

方一卷。方是丹歸自薄紙本寫，今手跡尚存。從家世能為治方，秘而不傳。其孫道慶與余鄰

居，情款異常。臨終見語，家有神方，見子幼稚，荷非其人，道不虛行。尋卷診候， 兼辨藥

性，欲以相傳屬。余飯好方術，受而不辭。自得比方，於今五載，昕治皆愈， 可謂天下神

驗。劉氏背寄龔方，故草寫0 多無次第，今輒定其前後，接類相從，為此一部， 流布鄉曲，

有識之士，幸且自間，齊永元元年(西元四九九年〉太歲己卯。五月五日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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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，足陸及趾長尺二寸，壯大倍常。澳夷數詰間，輒譯言不敢為寇，欲通貢而

已。當道謂不宜開端。李榷使召其酋入見，游處會域，一月始還。諸夷在澳

者，尋共守之，不許登陸，始去。"@

文獻記載口詞傳說，當遠在“紅毛鬼"構成通行詞彙之後，似此等新詞之產生，自應在十

六世紀之未形成。《東西洋考》成於明萬曆四十五年(西元一六一七〕可知最遲亦應在

1-七世紀初。

“紅毛鬼"一詞，並見於明代官方文獻，給事中郭向賓在萬曆四十一年(西元一六一

三〕之題奏，亦如中古之徙嗔論:

查夷人市易，原在授自外洋。後當事許其移入攘鏡。失一。原止搭茅暫住，後

容其築廬而處，失二。故已室廬完目，復容其增繕週垣，加以銳臺，隱然敵

圈。失三。每年括帥金二萬於夷貨，往歲丈抽之際，有執其抗丈之端求多召

侮，開然與夷人相箏。失四。乃聞廣亡命之徒，因之為利，還乘以肆奸。 1 有且

夷人之糧米牲菜等物盡仰於廣州，則不特官澳運濟，而私澳之販米於夷者更多

焉。有見廣州之刀環硝積銳彈等物盡中於夷用，則不特私買住販，而投入為夷

人製造者更多焉。有拐掠城市之男婦人口，賣夷以取賀，每歲不知其數。而藏

身於澳夷之市，畫策於夷人之幕者更多焉。夷人忘我與市之恩，多方於抗衡自

固之術。我設官澳以濟彼賽餐，彼設小艇於澳門海口護我私濟之船以入澳，其

不容官兵盤詰若此。我設提調司以稍示臨鼠，彼縱夷醜於提調街門，明為玩弄

之態以自恣。其不服職官約束若此。番夷無雜居中國之理，彼且蓄男主侵奴若而

人，黑番若而人，亡命若而人，以逼處此土。夷人負固懷奸之罪不可掩也。抽

帥有每年難虧之額，彼乃能役我兵船數隻，兵數百名，護貨如許以入澳。夷人

善匿虧齣之罪不可掩也。不顧漢官法度， 彼所當遵。動日紅毛夷鬼， 我昕首

防。夫室廬之固，夷種之繁，非有大故，不遠加兵。殊方異產，航海而來，仍

與流通，未遠阻紹，此王者柔達，道自宜然爾。但夷人多蓄優番，彼自滋中國

之泉。中國自宜解之使徙，故宜體悉其惰，隨申以內夏外夷之義。先兔拍拍一

二年，以抵其營繕垣室等費。諭令@p先遣同侵奴黑番，盡散所納亡命，亦不得

潛匿老萬山中。仍立一限，令夷人盡揖妻子離澳。其立市之處，許照泊痕白外

洋，得買易如初。"@

由此兩種文獻證明，大約可以確信，中西海道大通，雙方直接接觸，民間已漸形成

對歐人之印象與一定之稱謂，“紅毛鬼"一詞，當在十六七世紀之交已很流行。

明末遺臣屈大均，著《廣東新語)) ，或於清初康熙年間(十七世紀) ，屢屢言及

‘‘紅毛鬼"

正德間，佛朗機給稱入貢，自西海突犯完城，大肆投掠，此其明徵矣。賀蘭從

@ 張雙著: <<東西洋考)) ，上海，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二十六年印，第八十四頁。

@ 郭尚賓著: <<郭給謀疏稿)) ，粵雅堂刊本，卷一，第十三一一十五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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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未至，而紅毛鬼者，長身赤髮，深目藍睛，勢尤揮揮可畏。比年數至廣州、|。

其頭目號日白丹，每多閩樟人偽為之，其驕恣多不可制。紅毛鬼昕居大島在交

趾南，蓋侵奴之別種也。常入洋中為盜，其船有五詭者、九脆者，首尾皆有

舵，臥利迴旋。舵工分班使風，晝夜兼行，惟祖羅經所向。時登跪靚千里鏡，

見遠舟如豆子大，貝.u不可及，若大如拇指許，即接長其脆而追之。脆有雌雄二

竅，體而模之，益左右帆，數百里之遙，遠時可及。吾船亦有三五脆者，兩艦

作木城，搖梅於中，且行且戰。若大砲多，風順，亦可逸去。倘眾寡不敵，為

所擒，則盡屠矣。紅毛鬼之為惡若此。"@

“紅毛鬼"一詞，一直沿用至卡九世紀，中國文獻尚能屢見其記載，甚至廣東商行，

英國東印度公司首腦亦不諱言“紅毛鬼"。如公司大班刺佛(J. W. Roberts)致書中國行商，

尚有百l稱:

“逕達者，弟得接 仁兄於本月初四日由省付來之信一封，內包南海縣太爺之

鈞諦，再發起而論民人黃亞勝被戳傷身死一事。照得其事之後謹四月，差役拿

到了犯證陳亞茂，被供黃亞勝被紅毛國鬼于嗤侈呢 (Anthony)、呼嚇 (Will­

iam) 、 oã 助喇 (Pamell)戳傷身死。故此囑弟等將本案兇夷略咻等交出送省，並

查兇夷實係何船夷人，何行認保等語。弟不知何據如此勸諭，想南海縣主及各

憲非已忘如何公司在省時，有無公道停大公班街 (The Great Company, flP東

印度公司的俗稱。今南洋華僑猶稱昕在地殖民政府為“公班街九 “公班街" flP 
Company(公司〕的轉音〕之後，大人以弟應寄札與本國臥便查明，如實船內有

兇手，即照例究辦， flP准船開行出口。如此辦，似認查到現犯罪者為最難。如

何船去了後二個半月，著弟交出兇手乎? @ 
自十九世紀初葉，直到雅片戰爭前後，以“紅毛鬼"形容歐西人士，仍被廣泛行用。

@而於一八六0年代，則已逐漸減少，並為他種名稱昕代替。

@ 屈大均著: ((廣東新語)) ，香港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七四年印，第四八二一一四八三頁。

@ 許地山編: ((連衷集)) (上海，商務印書館，民國十七年印) ，第一0二一一一0三頁。

@ 佐佐木正哉編: ((雅片戰爭。研究，資料篇)) (東京大學出版，一九六四年印〉第三O三頁，

道光二十二年(一八四二〉寧按家義民公敢: “家義民公歐各鄉旦父老; 自去年八月至今，

紅毛鬼子佔攘寧坡、鎮海、定海三城，四出騷擾，焚毀房屋，抄拉銀鐘，奸淫婦女， 強奪牲

畜，使我人民不得安居，生者、疏離，死者暴露，一切耕種買賣皆不能傲，其慘毒不可戲言。"

叉，中國近代史資料選編(北京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七七年印)第四十頁;道光十七年， 廣東

省佛兩處泥水木匠條規:“蓋聞君父之仇不共戴天， 邦國之難， 有死無二，紅毛道鬼， 無端

生事，大起兵戈，公然佔據沿海一帶舖店，上下共十三條街巷，要建夷館並禮拜寺， 並橫霸

河南一帶地方，建立炮台。昨日已有夷兵丈量地址，我百姓稍有議論，即開槍轟擊傷害， 從

此無法無天，萬民無不切齒痛恨。今我省、佛兩鎮，及各埠泥水做木二行，大家公議， 將來

紅毛如敢在省與工，建造樓屋，我兩鎮工役頭人，不許承接包辦。如香港、澳門、黃浦(埔)

有人膽敢承辦，我兩行必將此項工人，挂名搜殺，並傳之其鄉，將承辦工人之犀字， 立即燒

毀，斷不稍容。特此通知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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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紅毛鬼"之稱謂紅毛，當時明指歐西諸國種人，毫無疑義。清雍正年間(十八世

紀〉陳倫嫻著《海國聞見錄》對於紅毛地望有總括描述，足資考見當時流通名詞共喻之

性質:

“紅毛者，西北諸番之總名。淨鬚髮，披帶錯毛;帶青藍卷笠，短在袖;緊襪而

皮置，高後底，馨與俄羅斯至京師者相似，高準碧眸，間有與中國人相似者。

身長，而且、細巧;凡製作皆堅緻巧思。精於火轍，究勘天文地理。俗無納妾。

各國語言各別，以摘幅為禮。而每天主者，惟干絲臘、是班呀、葡萄牙、黃旗

為最;而辟之者，惟英圭黎一圓。產生銀、膠囉啡、羽毛鍛、嗶吱、玻璃等

類。@

紅毛以體形命義，鬼乃對異族泛稱，起於沿海部民通俗常說，當為淺近自然之理。

尚可進而比論之另一詞彙，則為並時沿用之“烏鬼"、“黑鬼弋“黑鬼奴"、“鬼奴"詩詞。

異名而同實，俱指非洲黑色種人。

中國壇內之黑色人，漢代實有記載，今之漢簡，尚可覆按。(此點蓋聞之十餘年前

楊希杖、張春樹、金發根三位先生，三人均有實際研究，內容至繁，不便引論於此。〕

而指為奴者。或I1lP始於唐代之“崑崙奴九一般相信，此I1lP當時之黑奴，大食商人養之以

執租役。惟杜甫襲州詩句之“家家養鳥鬼，頓頓食黃魚"， 後人已有疏解， 實與後世昕

謂之“烏鬼"無關。@

明季中西海道交通頻繁，歐人慨大量東來，黑人並亦隨之而至。屆大均詳述澳門歐

接之事，並必論及“黑鬼".

人以黑直至為帽，相見脫之以為禮，錦盤里身，無襟袖縫綻之製。腰帶長刀，刀

尾拖地數寸，劃石作聲。其髮垂至肩，車甘綠螺捲，鬍如也。面甚白，惟鼻昂而

目深碧，與唐人稍異。其侍立者，通體如漆精，鬚髮蓬然，氣甚腥，狀正如

鬼，特紅唇白齒墨似人耳。昕1x皆紅多羅獄，辟支轍，是日鬼蚊。@

尤可注意者，屈氏並述論廣東居民富豪之家，並亦蓄養黑人，或I1lP唐宋以來通商埠口所

@ 陳倫炯著: ((海國聞見錄)) (台北，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民國四十七年印)第二十七頁。

@ 姚瑩著: ((康槍紀行)) ，卷十五，第十六頁:杜詩“家家養烏鬼"。在家且為鸝鷺也。李寶

《蜀語》曰:蜀人好把壇，神名主壇羅公，黑面，持斧吹角， 設像於室西北隅，去地尺許。

歲暮，則割牲延巫歌舞賽之。致《炎徵紀聞》曰:羅羅本盧鹿，而訛為羅羅。有二種;居水

西十二營宵谷馬場謂溪者，為黑羅羅，日烏蠻，居慕役者，為自羅羅，日自蠻。羅俗尚鬼，

故日羅鬼。今市并及田舍祖之，緒紳家否。杜詩之為鬼@p此，余意恐未必爾。

叉，鍾來茵撰: ((杜詩“烏鬼"、“黃魚"考》。載《中華文史論叢)) , 一九八0年第一輯，第一

三一頁。考定“烏鬼"並非鸝驚，質為川俗供肥烏蠻鬼之意，故杜甫同詩有謂:“異佑時可怪，

斯人難並居"。

@ 屆大均著: ((廣東新語)) ，第三七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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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有之事。屈氏昕言，當為明清之際粵省風習昕常有，極具參考價值。

狀:

予廣盛時，諸巨室多買黑人以守戶。號日鬼奴。一日黑小廝。其黑如墨，唇紅

齒白，髮靈而黃。生海外諸山中，食生物。捕得時與火食飼之，累日洞泄，謂

之換囑，此或病死，或不死即可久畜。能曉入言，而自不能言。紹有力，負數

百斤，性淳不逃徙，嗜慾不遇，亦謂之野人。一種能入水者，日崑崙奴。記稱

龍戶在擔耳。其人目睛青碧，入水龍伏一二日，即崑崙奴也。唐時貴家大族多

畜之。有南海郡守，常贈陶l明崑崙奴摩誨。勇健善浮游入水。永樂間，娑羅國

東王西王，遣使來朝，以黑小廝充貢物，亦是此種。@

乾隆十六年(一七五一)印光任、張汝霖合著《澳門紀囂)) ，書中並記載“烏鬼"情

其通體勳黑如漆，特唇紅齒白，星似人者，是日鬼奴。明、洪武十四年(→三八

一) ，爪哇國貢黑奴三百人。明年叉貢黑奴男女百人。唐時謂之崑崙蚊。入水

不瞇目。貴家大族多畜之。明史亦載:和蘭昕役使名烏鬼，入水不沈，走海面

若平地。粵中富人亦間有畜者。@

從十八世紀粵海關所訂規則，亦可見出當時外國商館工役中使用黑人為主，為數甚

眾。地方官並作削減人數之現定:如《粵海關志》所載:

查原定章程:夷商住居館內，除設立買辦通事外，如民人受僱服役者，嚴查禁

止。等因。查內地人民權給夷商服役，向有沙文(Servant) 名目，久已禁革。

自應仍舊照章，嚴行禁止。惟近日;各國夷商來者益象，其看貨守門及挑水挑貨

等項，在在需人。而夷商昕帶黑鬼奴，性多蠢暴。若令其全用黑鬼奴，誠恐惠

集人多，出外與民人爭擾，轉致滋生事端。應請闢後夷館應需看貨守門及跳水

跳貨人等，均由買辦代為僱倩民人，仍將姓名告知洋商，責成該管買辦及洋商

稽查管束。如此等民人內有教誘夷商作姦，洋商買辦隨時稟請拘究。@

直至雅片戰爭時期，林則徐詳釵歐人在粵生活情狀，尚能附帶述及黑鬼。亦足可證

明黑人來廣州之眾多:

@ 屆大均: ((廣東新語)) ，第二三四頁。

@ 印光任，張汝霖合著: ((澳門紀略)) (台北，廣文書局， 民國五十七年景印本) , 第四一

頁。

又、《皇清職責圖)) (乾隆十六年編賽，二十六年刊行，台北，華文書局景印本) ，第四一頁:

“夷人昕役黑鬼奴， ~p唐時昕謂崑崙奴， ((明史》亦載:荷蘭昕役，名烏鬼。生海外諸島。初

至， 與之火食，累日洞泄，謂之換晶。或病死。若不死，即可久畜。通體勳黑如漆，惟唇紅

齒白，戴紅絨帽，在維色組絨短毛主。常握木棒。婦項繫彩色布，袒胸露背，短裙無樁， 手足

帶劃II。男女俱結黑革條噶廈，以便奔走。夷人雜坐，以黑奴進食，食餘傾之一器，如馬槽，

黑奴男女以手搏食。夷屋多層樓，處黑奴於下。若主人惡之。鋼其終身，不使匹配， 示不蕃

其類也。"

@ 梁廷楞著《粵、海關志》卷二十九，第二十二一一二十三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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夷人好治宅，重樓疊屋，多至三層，繡闡線熄，望如金碧。是日無論男婦，皆

倚牌、填衛而觀，惜夷服太覺不類，其男渾身包里緊密，短禍長腿，如演劇扮作

狐免等獸之形。其帽圓而長，頗似皂役，雖暑月亦多用藍絨之類為之。帽裹每

藏汗巾數{暉，見所尊則摘帽斂手為禮。其髮多霆，叉剪去長者，僅留數寸。鬚

本多霄，乃或雍其半而留一道鑒毛。驟且能令人l駭，粵人呼為鬼子，良非醜

話。更有一種鬼奴，謂之黑鬼，乃護魯國人。皆供夷人使用者。其黑有過於

漆，天生使然也。婦女頭髮或分梳兩道，或三道，皆無高暑，表則上而露胸，

下而重裙。婚配皆由男女自擇，不避同姓，真夷俗也。@

當時中國人所知“黑鬼"昕出地域，範圍極廣，羅經方向在西與西南，實盡非洲全

撞，並及印度洋島嶼。並以其毛髮不同區別為“順毛烏鬼"與“暑毛烏鬼"。陳倫嫻昕記已

具大致輪廓:

自烏鬼地方，係順毛烏鬼，北與小西洋阿黎米也之山相聯，沿海生向西南坤申

方;而盡呻處，方繞向西北與閻年烏鬼王國為界，叉於日甲之東面懸海大山，係

嗎旦呀氏筒，烏鬼一國，間有舟揖通粵東。自聞年叉向西北復繞出極西商方一

帶，皆聞年畢毛烏鬼地方:叉自西復往西北，與蘇麻勿里烏鬼為界。中叉一

國，亦名烏鬼國王。西面皆沿海接聯，北面一帶陸地，但聯蘇麻勿里，東與接

聯阿黎米也順毛烏鬼為界，周圍皆屬烏鬼地方。種類繁多，肌骨皆黑，生相不

一一;地方廣潤，難以接舉。沿海亦有通舟揖貿易者。@

謝清高、楊炳南昕著《海錄》昕指黑鬼地望乃在印度洋中諸島，實亦並無錯誤。@

論膚色以作區別，有“黑鬼"自然亦必有“白鬼"。“黑鬼"形容非洲之黑人，“白鬼"形

容歐洲之白人。因是而有“黑鬼子"、“白鬼于"之稱，或並稱黑白鬼子，而“鬼子"則成為

總稱。“鬼子"一詞，於十八世紀逐漸形成，闢即廣泛流行沿海各地。歐人在華經營銀

錢，早已起於十八世紀初葉，引起華商商欠問題。而有禁諭鬼子放債之令典。明令發於

乾隆二十五年(一七六0年) ，以矯十年前之重弊。@二十年後，乃叉死灰復燃。覽其

案惰，順便得見“鬼子"一詞之熟習應用:

乾隆四十五年(一七八0年) ，刑部奏言:廣東巡撫李侍堯奏稱:乾隆二十五

年議准，內地行店有向夷人違禁借貸勾結者，照交結外國誼騙財物例間擬，昕

@ ((林則徐集))((日記)) (北京，中華書局，一九六二年印) ，第三五一頁。

@ 陳倫爛著: ((海國聞見錄)) ，第二五頁。

@ 楊炳南撰(謝清高口述): ((海錄)) ，嘉慶年間成書，台北，商務印書館， 民國五十七年

印。卷中，第六十頁:“妙哩士 (Mauritius) ， 西南海中島嶼也。 周圍數百且， 為佛朗機昕

轄。凡大西洋各國船岡祖家，必南行經噶喇叭至地間。然後轉西少北行， 約一月可到此山。

無土人，其昕居，皆佛朗機及即用烏鬼奴。土產烏木。"

@ 梁廷視著: ((粵海關志》卷二十五，第一一一四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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惜之銀，查迫入官。自申明例禁後，二十年來，各國夷商交易，年清年歇，從

無拖欠夷商之事。誼上年九月，有嘆口吉喇國土名岐蚵喇砂船一隻， 船主名 E蜜

嗽，順帶港帥鬼子番稟一封，內稱廣東行商欠夷人銀兩甚多，求著行商還罔。

當傅諭各國夷商大班，傳詢。據稱:本國王吩咐不許放債，有違天朝禁令。二

卜年來，俱是年清年楚，並無私相借貸之事。或我國港帥不肯鬼子，攜帶番銀

來廣，偷放私債，亦未可定。隨據大班等報開放債鬼于共十一人，泰和行顏時

瑛欠夷人本利番錢一百三+-五萬四千餘圓。格源行商張天球欠夷人本利番錢凹

|‘三萬八千餘圓。行擴張天球供賀，止欠夷人銀十餘萬兩。夷人將利銀一仔仔1:

本，換票收執，疊滾加息，二十餘年，是以積至如許之多。查夷人違禁放債，

叉復重利滾息，自應照例追銀入宮。但放債在二十五年例禁之先，仰體皇上經

柔遠人至意，按其原本，照例加一倍息迫還。將顏時瑛張天球革去原捐職銜，

依例交結外國語騙財物發邊遠充軍。所有貴財房屋，交地方官悉行查明估變，

除扣繳腔、完自向銀外，俱付夷人收韻。併將辦理緣由，剖切曉諭該大班，令其寄

信轉知該國王，嚴筋港肺鬼子，關後不許違禁放債。如有再犯，自口追銀入官，

驅逐罔圓。奉旨依議。@

乾隆二十年(一七五五) ，英商洪任輝(James Flint)赴斯江定海通商，次年叉赴天

津控告粵海關弊政，是十八世紀中葉中外通商一件大案子。官方文書中，亦並熟用“鬼

子"一詞。如斯江提督武進陸奏報云:

卑職隨撥把總蕭鳳山帶兵率同縣役，護送夷商哈崢j 生 (Samuel Harrison) 通事

洪任(James Flint)鬼子二名，廣人二名，來寧等情。@

嘉慶十三年(一八O八〉英國海軍少將都路利 (Wil1iam O'Brien Durry)佔據澳門，

幾乎引起中英戰爭，地方官兩廣總督吳熊光奏報案情，亦習用鬼子一詞:

至該夷目來省求見時，主主欲在十三行鬼子樓于上相見，可以不拘儀注。我因向

來各國陪臣謂見督撫，俱係坐大堂擺隊，該陪臣由東角門進，行一跪三叩禮，

見畢，由西角門出。該夷思因照儀注傳見，不能得臉。昕以不敢來見。@

雅片戰爭期間，官民敵情之氣甚盛，各地傳諭告示，懸賞嚴拿黑白鬼子。道光二十

一年(一八四一年)辦江沿海告示有云:

生擒白鬼子一名者，無論是兵是商，賞洋二百元。積至五名以上者，奏請賞戴

翎枝。生擒黑鬼子一名者，無論是兵是奴，賞洋一百元。積至十名以上者，奏

請賞戴翎枝。@

@ (<粵海關志)) ，卷二十六，第八一一九頁。

@ (<史料旬刊》第十期，第三五四頁。

@ ((清代外交史料》嘉慶朝，卷三，第十三頁。

@ ((夷事垂)) (原抄本，不分卷，台北，正中書局，民國五十九年景印) ，第五七九頁。

又、崗前書，第卡一頁，有兩廣總督林則徐，廣東逃撫恰良論示。並為懸賞擒殺黑白鬼子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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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光二十年(一八四0年)斯江定海王希璧探報， 51稱黑白鬼子，述其情狀。

夷匪中黑鬼子是下人，紅鬼子是兵，自鬼子是宮。黑鬼死即燒棄於海中，自鬼

死FlP用棺埋葬，亦有用鹽輯者。@

當時私家記載，頗多引稱，墨加描述，並作解說，如陳逢街昕謂:

中國謂彼日白鬼黑鬼。鬼者遠也。或曰:謂其有巧恩，故日鬼子也。@

如金和昕諷詠:

三大臣(指書英、伊里布、牛鑑)盟江上同，侍從親見西鬼來。白者寒瘦如蛤

灰，黑者醜惡如栗煤。髮卷批耳監繞肥，羊睛眩目員秋深苔。言語不通惟笑時，

高冠編蔑笠異台，麗在稱身無藹裁，接u綠滑琉璃杯，短刀雪色銀幢幢，袖中

藏火花銅胎，鏡蕭五尺讀八坡，寸管作字縷轍壤，口銜接葉紅不裳，長畫斟酒

鵝黃酷。聽者不覺心顏開。有塔高矗南山喂，鬼官日日遊相陪，父老奔走攜童

孩，隨行飽轍歡若雷，居然人鬼無疑猜。亦有賤祖真蚊才，何樓偽貨欺癡獸，

竟買小舟樹短脆，船輪要看火燄推，晚歸向客誇多財，雙鳳彎環錢百故。@

t 如魏源研述:

小西洋利未亞洲瀕海之地，多產黑人。歐羅巴商舟過之，多買為奴，供役使。

明史謂之烏鬼。今沿其稱呼西洋為鬼子。然自夷與黑夷各產各地，相去數萬

里，豈惟非一圓，並非一洲。今謂黑奴為烏鬼可也，並謂自夷為自鬼，貝Ij大不

可。@

如|、起元於道光二十一年在斯江上攝威將軍奕經書:

@ 關康己編: <<平夷錄)) (道光二十四年成書，台北，廣文書局，民國六十三年印)卷一， 第

七八一一七九頁。
又、周前書，卷五，第一二八一頁， 四川提督齊儷奏云:“上論:齊儷奏， 逆夷現在情形一

摺，攘稱:探明逆夷於二十三日由鎮江北門出城上船， 仍時令黑白鬼子漢奸數百餘名在城外

巡遊。約計城內尚有逆夷漢奸二千餘名等語。覽奏均悉。該逆詭誦異常，現已退出鎮江， 復

留鬼子漢奸多人，難保其不語令我兵深入，別圖陷害。看齊嗔曉論民人等，暫緩復業， 免墮

奸計。"

又、同前書，卷六，第一五四0頁， 道光二十三年(一八四三年)山東巡撫梁實常奏云: “郎

經該府兢近督筋署蓬萊縣知縣華玉埠，會問水師員井，親赴廟島，查明船形一大一小， 大夷

船名得利，船主名梁三號。小夷船名孤功，船主名扭臣。大夷船通事黃姓，商人張姓， 黑白

鬼子四十餘名，廣東人十六七名，兼有漢人假扮黑鬼子數人，廣東女人數口。小夷船黑白鬼

子三十餘人，廣東人十餘名。接稱該夷目是商非官，來自舟山。"

又、同一事項，並出現於直報省洋面，有直督奏報，載罔前書第一五四四頁。

又、籌辦夷務始末，道光朝，卷六十八，第十頁，第二十一頁，昕載相同。

@ 陳逢衡著: ((n要咕喇紀略》

@ 金和著: ((秋錢時館詩抄》卷一，“圍城記事六詠"。

@ 蠶源著: ((海圓圓志》卷七四，第一一一二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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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則夷鬼招 51奸民，僅在海疆荼毒，繼則奸民依仗夷鬼，深入內地披猖。@

自經雅片戰爭以及江寧條約之五口開埠，開闢中西通商新局面，外人來者日象。而

“鬼子"一詞則盆形廣泛流傳，演為各省民人通用常詞，用以形容昕見之西方官商教士。

前昕徵引各書之外，尚可見於:梁松年著: <<英夷入粵紀墨)). <<粵東紀事)) (作者扶

名). <<三元里抗英長紅)). <<犀燭留觀記事)). <<廣東七日記)). <<廣東軍務記)) • 

《廣東闡省城舖戶居民公啟)) .司馬糞甫編: <<平夷錄)) .趙品英著: <<平夷策)) .郝

精榮著: <<津門聞見錄)) .夏獎著: <<中西紀事)). <<吳煦檔案中的太平天國史料選

輯》以及《籌辦夷幸存始末﹒咸豐朝》等書。

十八十九世紀另尚有“番鬼"一詞通行於廣州。其時美國商人 W. Ci Hunter 在粵日

久，曾撰寫一八二五年至一八四四年間之廣東商行活動。其著作書名~p 稱為《廣東番

鬼)) (The ‘Fan Kw品， at Canton)。可以想見“番鬼"一詞亦為中外習見。

雅片戰爭之始，閩粵官方已多沿用“番鬼"形容外人。道光二十年(一八四0年)閩

斯總督鄧廷禎奏報有云:

乃該夷人夷服華言，船頭鵲立，先之以甘語，繼之以聽詞。非久習夷教之漢

奸， ~p常在中華之番鬼。教課升木，實為渠魁。@

雅片戰後，民間亦多稱論“番鬼"，常見於閩粵鄉民告示:

今我鄉內，但見番鬼到來，著宜齊心留意防備，如再敢欺誼，立將番鬼殺死，放

之河海。若番鬼盡出，與我鄉民撕設，番禹合縣統眾，盡殺其鬼，燒其洋樓，

令其無容身之地。今先通知各坊社學，訂期齊集明倫堂酌議。專此告聞。妙

道光二十六年(一八四六年〕書英奏報閩粵民情，亦並引稱“番鬼".

查粵閩民情，大部相類，惟福州係初設碼頭，故於夷人入域，乍見而不以為

怪，廣州通商數百年，並無夷人進城之事，而民之於夷，無論婦孺，皆呼為番

鬼，不以齒於人類，故一旦驟聞其進城，則以為有素舊制，章起而拒之。@

“鬼子"詞旨沿用至十九世紀中葉，叉衍生“洋鬼子"一詞，與“番鬼"意義相近而晚

出，最後發展頗為普遍，並形成廣泛沿用稱呼西人之詞彙。大致而言，產生於雅片戰爭

之後。或以道光二十一年廣東按察使王庭蘭致曾望顏書為例。然其中昕書“洋鬼"一詞，

雖見於各書轉載。實際為後人傳抄時昕改。早期傳抄本仍作“鬼于"一詞，對照關康己之

《平夷錄》卷三可知。

“洋鬼子"一詞之形成，當在雅片戰後至一八六0年前後。見之文字記載，則夏變所

著《中西紀事》成於咸豐末年。書中已有洋鬼子記載。轉載著名之王廷蘭函， 已將鬼

@ ←起元著: <<潛莊文集》
@ 關康己編: <<平夷錄》卷一，第二六頁。
@ <<中國近代史資料選編)) (北京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七七年印) ，第三八頁。
@ <<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史料)) (北京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七八年印) ，第二六五頁。
叉， <<第二次雅片戰爭》第三冊， (上海，一九七八年印) ，第一九七頁， 粵商信件云:上海
粵商接得十二月十九日(一八五八，二，二。)粵東來信云:自月初以來， 該夷將八旗及域
內國練壯勇軍器，概交夷酋收去，又將軍署之軍裝庫器械查封，換上觀音山去， 并于各戶搜

收軍器，如不交出，立將該戶之人帶去交撫台訊究，又不准人叫“鬼子"、“番鬼"二項，說唐
人死者為鬼，既已和好，不能如此叫法等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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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改為“洋鬼子"。載於卷六，第十九頁。叉於卷十七有昕記載:

自長江通商議起，予(夏變自稱)以十年冬(即咸豐十年，一八六0年〕在祁

門督師幕中。接軍營探報，有洋鬼數名，自河口來至景德鎮，云將赴屯溪要跟

一帶。@

第二次雅片戰爭之後，一八六0年代，“洋鬼子"一詞，已流通普遍，殆至人人為

言，應用最多。可以確定時間者，則有同治三年(一八六四年)太平軍干王洪仁野之供

詞。供詞云:

叉章王(林紹璋)奉命催糧不力，家另留為實自之用，遂(使)敵人買通洋鬼，

攻破蘇、杭、丹、常等郡縣。京糧益缺，而京困益無昕恃。@

供詞叉云:

此後×妖買通洋鬼，交為中國患，無非力所能強為謀之耳。@

同一年中，屢加引稱，不厭其詳者，則為太平軍忠王李秀成之供狀。李氏敘述攻打

上誨，詳言外人協助清兵防守，全用“洋鬼子"以為代稱:

那時我部將蔡元隆(會王〉、師永寬(納王)提隊。是日明天光耀，天上四面

無雲，出兵到九里地方與清將會戰。他見軍到，他已別逃，棄營不守。正當用

力進兵向海(按太平軍文書稱上海皆改為尚海〉，內叉僅備恭迎接我。忽然明

天晴雨，風雷振執，大風大雨。兵馬不能企身，立帥不住。後未進兵。後洋鬼

及清兵恭迎，未見我到。薛撫臺(薛煥)是夜悉知有通情。後直口加銀，扣於洋

鬼，請得一二千鬼子，而守此城。@

李氏並敘述太平軍攻打寧波情形，屢稱“洋鬼"。供狀云:

打寧波，亦李世賢(秀成之弟)之將，是戴王黃星忠，首王范汝增前往收克。

寧波之來情，實是寧波洋鬼之通誘。軍離寧城十里屯紮。寧郡鬼之頭目到營，

求寬屯五日，候其將寧城內洋行什物運出城界，然後我軍方進。求限五日，戴

王不准。其三日將其洋行運淨，其亦已願。在外屯軍昕食之糧米，皆洋鬼以及

四民公廳。第四日移軍入城，當即安民。洋鬼帶戴玉去海門廳、鎮海縣。皆洋

鬼而助舟隻，取得兩處，分軍鎮守，仍罔寧郡。@

@夏變著: ((中西紀事》卷十七，第二十頁。

@ ((中國近代史資料選編)) ，第一0九頁。

@ 間前書，第一一六頁。

@ ((李秀成觀供手跡)) (台北，世界書局，民國五十一年最印本)。

@ 同前書。

又、同前書，李氏供云:“我十二年(一八六二年)在省(即蘇州)住有四月之久。 然後有逃

撫李鴻章到尚誨。接薛巡撫之任。招集洋鬼，與我交兵。"

又、闊前書，李氏棋云:“蘇抗之誤事，洋鬼作怪， 領李撫臺之賞， 攻我各路城池， 攻克蘇州

等縣。非算李鴻章本事，實得洋鬼之能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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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氏昕釵洋鬼之處，連篇累贖，不一而足。如此習用，可推知其形成之早。一八六四年

已至普遍而成熟之期。

與“洋鬼于"連帶而創生者，叉有“假洋鬼子"一詞，為時必較“洋鬼子"為晚。然晚至

何時續有出現，自為可注意之事。最奇妙者，比一詞彙較以上任何詞彙均易於考索，創

生年代亦最易於確定。尤其出乎一股想象者，以往之紅毛鬼子、黑鬼于、白鬼子、番

鬼、洋鬼于等，但為一般性形容詞，獨有“假洋鬼于"其創生之際，實有專指。往者之流

行，多創生澳門廣州，此一詞彙獨創生於上海。

“洋鬼子"詞彙衍生於雅片戰爭後至一八六0年之間。而“假洋鬼子"一詞當創生於同

治元年(一八六三年)。其時上海四周為太平軍所攻陷，上海防守成為地方官昕承擔之

嚴重問題，清兵不足以抵禦，除借助英法兵協防之外，地方大吏更直接委任美國人華爾

(Frederick Townsend Ward)招集洋兵及呂宋兵組合一隻軍隊，號稱華勇。後來打仗奮

勇，組職人員，擴大招募，達三四千人之家，並命名為“常勝軍" (The Ever Victorious 

Army)。而其部眾成員，除了少數軍官及隊長為英美兩國軍人之外，其餘兵員，全為中

國人充當，而此批中國兵員，首受西式訓練，穿著西人軍裝，外形均與洋人一律。華爾

統帶指揮，轉戰於土海外圍，頻頻立功，聲譽日 j盔，威名遠播。上海地方人士，見及此

批常勝軍，一概呼為“假洋鬼子"。其起始實在專指此枝軍隊。後世轉化，始演變為一般

泛稱。@

鬼字原始，創於象形而非抽象，指稱寶物而非幽靈。形音義之輾轉草乳，衍生許多

不同詞彙，俱經學者反覆探討，已獲得充分認識。惟自十六世紀，東西海上航道大通，

歐人聯騏東來，粵東首當其衝，澳門為集中之地。中西人士接觸頻繁，遂叉輾轉衍生種

種詞彙，形容歐人。再經研究考索，實可澄清近世種種流行說詞，俾供學界參考。總觀

大體旨趣，可以歸納若干共通之了解，茲並一一申釵:

其一，歐人東來，中西開始接觸，中華類多商買土民，分別具種，漫指漫稱，語詞

鄙哩。流傳甚速。詞不修飾，文不雅馴，自在所難免。

其二，歐人東來，首抵粵東。土民習見，以當地稱謂為先，故“鬼子"一詞，首先創

始於廣東地方。

其三:上從“鬼方"含義，鬼字自古用稱異族，近世沿用，故讀書士子不以為異。且

實無多人能知音訓有別。

近世“鬼子"一詞流行，叉有許多衍生。最能導致爭論者，則在於稱基督教為鬼子

敬。中華篤信之士，每起而辯爭。如同治六年(一八六七年〕廣州基督教報刊之評

@ 郭廷臥著: <<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》附錄七，第一五九頁。

又、 Hawks Pott, 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, P.53,“Owing to the fact that their 

uniforms Were Semi-foreign and because they wore foreign hats, at first his 

CWards') men were nicknamed “the imitation foreign devils."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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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番人見唐人，則稱先生。先生者，尊敬之詞也。萬不解唐人稱番人日番鬼。鬼

者，輕薄之詞也。即有與番人相交者，言談之下，往往不覺而言番鬼，此蓋流

露於無心，未免為流俗之污所染，究之惟口啟羞，君子昕以忍白圭之站而凜金

人之械也。至於街上之人，見番人則日番鬼，見洋船則日鬼船，見沙面則日鬼

基，見火錯則日鬼錯，見洋樓則日鬼樓，諸如此頓，更僕難數。此直出於有

心，而甘入於輕薄一流，最足傷忠厚之心，而動人情之怒。溯前年海幢寺前，

有唐人稱番人為番鬼，特地被番人刺殺死。前車飯覆，後轍不當恩乎?蓋吾儕

待人接物，宜以厚重為本，厚重則溫文爾雅，辭氣一出，即遠鄙背矣。若習於

輕薄，始而齒莽成牲，既踐稱乎疏匙，繼而習染成風，反踐稱乎親愛。一倡百

和，自H欲歸於厚重而不能。吾望世人存此厚重之心可也。@

繭後繼有基督教徒，撰文駁論。如光緒八年(一八八二年)有教徒俞良昕著:“辦正人

鬼論"。教徒蕭信真昕著“歲俗要言弋均為專文批評華人沿用“鬼子"一詞。@佛教大盛

而稱鬼教，基督教大盛而稱鬼子教，雖加污辱，豈能阻其昌行@。

不惟基督教徒指出“鬼于"一詞在中國朝野行用，實是具有污蠣之意。當時最受國人

嘲罵之大員，其一為恭親王奕訢，被人稱為“鬼于六" (恭親王排行第六) ，其一為丁日

昌，被人稱為“丁鬼奴"0 @丁氏高懷遠識，超越佢流，深心大力，為自強運動之中堅，

受此污名，亦足以見家口悠悠。流俗毀譽，難見是非。

一九八0年八月五日，寫於香港中文大學

@ ((中外新聞七日錄》第一四六號，合訂本第二九五頁。(台北，華文書局， 民國五十八年景

印)。

@ ((萬國公報》第十五冊，第九四九九頁;第九五六九一一九五七一頁。

@ ((魏書》卷五十三，第一一七七頁， ‘李1易傳'， 李氏上書云:“故三千之罪， 莫大不孝，不

孝之大，無過於絕靶， 然則絕胞之罪， 重莫甚焉。安得輕縱背禮之惰， 而肆其向法之意

也?正使佛道，亦不應然。假令聽然，猶須裁之臥龍。一身，靚老，棄家絕養，故非人理， 尤

乖禮惰，坦誠大倫，且闕王置。交缺當世之禮，而求將來之益。孔子云:未知生， 焉知死。

斯言之至，亦為備矣。安有棄堂堂之政，而從鬼教乎。又令南服未靜， 家投乃煩， 百姓之

情，多方避役。若種聽之，恐捐棄慈孝，比屋而是。沙門都統僧邊等，忿琦鬼教之言， 以2益

為讀毀佛法，泣訴靈太后，太后貴之。"

@ ((籌辦夷務始末》同治朝，卷七八，第十七頁。王家璧奏:“至了日且為人， 臣在江南部聞

有丁鬼奴之稱。其抑民奉外，羅織株連，以求快洋人之意，自可想見。"

又、劉聲木著: ((具辭錄》卷一，第三四頁云:“中丞(丁日昌〉且知縣失地被職，投劫蘇營，

不數年薦陸方面。蘇人以其熟於洋務也，俗謂外人為洋鬼，遂稱為了鬼。"


